        西雙版納佛教考察報告
                                      林  欣
    筆者素來喜好原始佛教，並對南傳佛教的教義和僧團生活有著異常濃厚的興趣。1997年夏天，利用放暑假的機會，來到了仰慕已久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進行佛教考察。這次考察雖然爲時不久，前後僅有短短的二十天，但是所考察的地區包括西雙版納的景洪市、猛罕、大猛龍、猛海縣、猛遮等地，所接觸的出家師父上自西雙版納的佛教領導人仕，下至一般村寨佛寺的小沙彌，加上自己可以用巴利語拼讀一些簡單常用的佛教術語，給思想的溝通和語言的交流帶來不少方便，所以，此度西雙版納之行相對還算全面，謂之受益匪淺亦不算爲過的了。
    西雙版納佛教屬於清一色的南傳巴利語系佛教，無論是從教義教理上，還是從僧團的生活方式上，皆有異於漢族地區的“大乘佛教”。過去，由於傳承的不同和交通的不便等各種原因，致使彼此之間存在著許多不必要的誤解和隔閡。南傳佛教兩千多年來一直忠實地遵行著佛陀的教法，仍然保持著原始佛教時期的許多修行方法和生活規範，這對我們漢地已經經過了歷代不斷修改和發展變化了的漢傳佛教，有著極大的借鑒學習作用和研究的價值。筆者實不敢敝帚自珍，於此把這次考察調查的所見所聞訴諸文字，以饗諸位師兄仁者，望能多加提點指正！
    一、概說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位於我國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境內。“西雙版納”意爲十二個封建的納貢地區，現轄景洪市、猛海縣、猛臘縣，總面積19萬平方公里，其中約有15萬平方公里爲熱帶雨林。
    西雙版納世居傣族，也有漢族（主要在市鎮）、哈尼族、布朗族、基諾族、瑤族、拉祜族等，其中傣族全民信奉南傳佛教。
    西雙版納的佛教與流傳于斯里蘭卡、泰國、緬甸、寮國、柬埔寨等國的佛教同屬於南傳佛教，亦即於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統治時期由印度大陸向南傳播的佛教。南傳佛教與流傳於我國漢族地區、日本、韓國等地，使用漢語爲主的“漢語系佛教（漢傳佛教）”，流傳于我國藏蒙地區、尼泊爾、不丹、錫金等地，使用藏語爲主的“藏語系佛教（藏傳佛教）”，並稱爲當代的三大語系佛教。
    南傳佛教使用巴利語進行教學和誦經，所以又稱爲“巴利語系佛教”。對於南傳佛教，漢地通常貶稱爲“小乘佛教”，而南傳佛教徒又自稱爲“上座部佛教”，其實，這兩種稱謂皆有欠妥之處。“小乘佛教”乃是在印度佛教史上後期興起的大乘佛教對當時部派佛教的貶稱，於今用之于南傳佛教，多少會帶有歧視的自大成分；南傳佛教屬於向南傳播的上座部佛教分別說系，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早已失傳的“根本上座部佛教”。因此，稱此一系的佛教爲“南傳佛教”或“巴利語系佛教”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二、西雙版納的佛寺、佛像和建築藝術
    走進傣族聚居的村寨，幾乎每個村寨皆有佛寺。傣族的佛寺無論從建築規模上還是結構上，比起漢地的佛寺來說要簡單樸素得多，遠遠沒有漢地寺院的氣勢和壯觀；但就寺塔數量而言，卻是數量多、分佈廣，真可謂“村村有佛寺”。
    傣族村寨景色優美、如詩如畫，在棕櫚樹、椰子樹、菩提樹和傣家竹樓交相輝映之間，經常能見到美麗的白塔和宏偉的佛殿。傣族佛寺的格局大同小異，建築比較簡單，面積較小，主體建築爲大殿，圍繞大殿的建築有僧舍、鼓亭、菩提樹、門樓、低矮的神龕、圍牆等，較大的佛寺還建有佛塔、波蘇（布薩亭）、壁畫廊等。
    傣族的佛教寺院與一般竹樓民居的主要區別有以下幾個方面：1、屋脊有銀傘蓋等頂飾，2、門前有瑞獸，3、有塔，4、晾有橙色僧衣，5、有小沙彌學經讀經聲。
    西雙版納佛寺的大殿多爲磚木結構，呈重簷多坡面的宮殿式建築，殿頂鋪以平瓦。佛殿內的牆壁和柱子多漆成紅色，然後再印上佛像、佛塔、寶象、蓮花、卷草、花邊等金色圖案，莊嚴古樸。
    在殿內的柱梁之間，一般都懸挂有各色用紙、布紮成的彩幡，柱子貼上或挂有各種佛像、佛畫。有些佛寺在佛座底下的兩旁，還擺有刀、槍、杈、棰等太子儀仗，象徵出家前的身爲王子的悉達多菩薩。
    在傣族佛殿的內壁或外牆回廊間，多數繪有佛傳故事、本生故事、菩薩修行十波羅密、天堂地獄故事等，其中本生故事畫以《帕雅維山達拉(維先達太子本生)》最爲常見。傣族壁畫畫工一般較爲稚拙，線條粗獷，著色鮮豔，顔色以橙、黃、藍、綠、白爲主，並略施明暗，風格獨特；在表現內容上，又多受泰國佛畫影響。
    進入南傳佛教的佛殿，無論是誰都必須脫鞋赤足，以示恭敬，西雙版納的佛寺也不例外。在佛殿內的右側，有高出地面約20公分左右的平臺，爲僧人誦經說法之處；殿左側的面積要比右側寬敞，以方便衆多村民賧佛聽經之用。有些佛寺在大殿中間放置有一紅色的塔式龕座，每逢齋戒日，寺中便請一僧人上去爲前來賧佛的信衆讀經、講故事。村中的老人聽了之後，回去往往會把佛經中的道理編成故事，講給小孩子們聽，教會他們分別善惡、明辨是非。
    在大殿正中的須彌座上，只供奉著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佛，傣語稱爲“帕召(佛主)”、“布他召(佛陀)”、“阿拉杭(阿羅漢)”、“果塔馬(喬答摩)”等。南傳佛教在時間上只承認有過去七佛和未來彌勒佛，而釋迦牟尼佛爲現在教法的無上導師，因此南傳佛寺多數隻供奉釋迦佛，除外別無他佛；在尊稱上，“佛陀”、“世尊”、“阿羅漢”、“正等正覺者”等稱號也專指釋迦牟尼佛。
    南傳佛教的佛陀造像起源于南印度的佛教藝術，其基本特徵是造型端莊秀麗，體態修長，臉呈卵形，雙目微閉，彎眉細鼻，頭髮捲曲成螺狀，髮髻上有呈尖塔火焰狀之頂嚴；佛像身被貼身法衣，偏袒右肩，在幾近透明的薄衣底下，依稀能見柔軟苗條的形體。佛像的威儀，或坐或立，或行或臥，姿態不一，最有代表性的是泰國的周日七佛，分別用七尊不同姿態的佛像代表一周七日。
    在大殿正中所供奉的佛像，絕大部分爲坐姿。佛陀結跏趺坐於蓮花座上，左手結“等持印”平置於臍下，右手結“觸地印”垂於右膝，表現佛陀當年於菩提樹下剛剛降伏魔軍、證悟成佛時的情景。
    當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審美觀還是有一定差異的，具體體現在佛陀造像上是泰國的佛像形體更爲瘦削，耳垂、指尖、衣服邊緣皆呈優美曲線下垂，在質材上多爲銅佛、金佛；緬甸的佛像略爲豐滿，耳輪下垂至肩，衣服有明顯的褶皺，質料多爲玉佛；而傣族的佛像手法粗獷，風格質樸，耳輪寬大，並常作頭戴寶冠狀，質材多爲泥佛、木佛。
    傣族佛寺大殿的佛座上，除了供奉一尊高大的佛像之外，在像前或周圍通常還供奉有大小不一的傣式木佛、泰國銅佛或緬甸玉佛，有時還塑有“沙利布達（舍利弗）、莫嘎拉那（目犍連）”兩位佛陀的大弟子。在佛座下，抑或還有女地神“喃陀娜尼”的塑像；女神手梳髮辮，這是表現佛陀在成道前女地神從髮辮中放出滔滔洪水，幫助趕走惡魔“帕雅滿（魔羅）”等魔軍擾亂時的情景。
    西雙版納地區的佛寺有一套自成體系而異于其他南傳國家佛寺的組織系統和等級制度，這是與過去的封建領主制行政系統相適應而形成的；當然，現在這種等級制度已經不是十分明顯了。最高一級的“西雙版納總佛寺”（傣語Wat paje，音譯作瓦跋戒）設在州府所在地景洪市的曼聽公園內，是全版納州佛寺的中心。總佛寺下轄各猛(地區、鎮)的中心佛寺，中心佛寺又下轄各村寨的基層佛寺。中心佛寺設有布薩堂(波蘇)，每逢重大節日或半月誦戒之時，各村寨佛寺的比丘便齊集到中心佛寺，進行誦戒等各種佛事活動。
    西雙版納地區的佛塔式樣基本上可以分爲金剛寶座式和折角多邊式幾種。最爲常見的金剛寶座式佛塔基座爲一須彌座，主塔建於座上，塔周圍分別有四座或八座形制相同的子塔，子塔底部向外各開有一佛龕。佛塔中間部分爲三層圓形或折角多邊形的塔身，上爲金鍾，塔刹呈尖形傘蓋；整座佛塔由下至上逐漸縮小，狀如春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佛塔要算是位於景洪市大猛龍鎮北郊約一公里處的著名的“曼飛龍大白塔”。該塔傣語稱爲“塔糯”，其意爲筍塔，建於傣曆670年(西元1207年)，塔身白色，主塔高20多米，八方繞以八座子塔，並各有一供佛之龕座。在筍塔底層南面，供有半截佛足迹石。
    西雙版納地區的佛教建築除了佛寺和佛塔之外，還有就是波蘇(Posut)，也即布薩亭、戒壇。波蘇爲比丘們進行半月半月布薩誦戒、授戒，以及舉行重要僧伽會議時使用。波蘇必須按照律制建成八角，位於猛海縣猛遮鎮東郊約六公里處的“景真八角亭”，便是此類建築的典型。景真八角亭建於傣曆1063年(西元1701年)，亭高15.12米，分爲三層；底座爲磚砌須彌座，呈“亞”字形；亭身爲磚砌，于四方分別開有四門；亭頂爲木結構，分爲八角，每角又由平瓦分十層疊鋪上去，並自下而上逐漸縮小；亭頂飾有銀傘蓋，造型獨特、優美雄偉。
    三、南傳佛教的教義
    南傳佛教教理、教義的基本內容，包括四聖諦、八聖道、戒定慧三學、四念處、十二因緣等，在有關的書籍資料中（如《清淨道論》、《佛陀與佛法》、《南傳佛教基本教義》、《佛陀的啓示》等）已有詳細論述，於此不想再作贅述。在這裏想來討論一下筆者與曾到泰國南奔留學四年的總佛寺青年比丘都罕聽談話的主要內容，以及本人對南傳佛教思想的一些看法和感想。
    北傳佛教除了尊奉本師釋迦牟尼佛之外，還尊奉許許多多的諸佛、菩薩、羅漢等等。在修持方法上，除了遵行釋迦佛的教法之外，還有阿彌陀佛法門、藥師佛法門、觀世音菩薩法門、文殊師利法門等。若再細分，更是多不勝數；就以觀音法門爲例，可以分爲心經修證法門、普門品修習法門、耳根圓通法門、大悲心咒法門、六字大明咒法門、十一面神咒心法門等等。若在密乘佛教的修持法門方面，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
    南傳佛教所流傳的範圍，遍及斯里蘭卡、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我國雲南、歐美國家等廣大地區，但所有的南傳佛教弟子，只尊奉一位佛陀，即本師釋迦牟尼佛，只遵行釋迦牟尼佛的教法。南傳佛教內部雖然也存在著不同的派別，但卻多數只是在持戒鬆緊、讀經送音等細節方面的分歧，而在教義、經典等方面，則始終保持一致；各派別間對教法詮釋和在修習等方面的不同，應當不會大於中國禪宗門下五派之間的差異。
    南傳佛教修習的最終目標，是於今生今世證得最高的極果——阿羅漢果。證得阿羅漢果的聖者，他已經完全解脫了生死的束縛、徹底斷盡了所有的煩惱，獲得了究竟的解脫；他戒行圓滿無缺，不再有任何過失的言行和錯誤的思想，不再爲一切外境的苦樂得失而有一絲毫的動搖。
    一個凡夫通過對正法的修習達到最高果位，其間必須經過四個階段，即初果須陀洹(Sotapatti-phala，譯作預流)、二果斯陀含(Sakadagami-phala，譯作一來)、三果阿那含(Anagami-phala，譯作不還)、極果阿羅漢(Arahatta-phala)。所有這些果位，皆能于現世中親身證得，皆能於今生中了了分明地體驗到，根本無須經過死後才獲得，這與大乘佛教生生世世修行菩提，以求趣佛果爲目的有所不同。
    另外，阿羅漢(Araham)一詞除了指證得最高果位的出世間聖者之外，還專指本師釋迦牟尼佛，成爲佛陀的稱號之一，其意爲應接受世間所有一切諸天、人恭敬供養的無上聖者。這與北傳佛教所理解的灰身滅智、自利自度的、“焦芽敗種”的所謂“小乘阿羅漢”的意義截然不同。
    于現世之中通過修行以求證得阿羅漢果位，是南傳佛教徒奮鬥的最高目標，但也有少數的修行者並不想證趣阿羅漢果，而是學習佛陀生生世世行菩薩道，修十種“波羅密（parami）”，直至修習圓滿之後，即可證得無上正等正覺，圓成佛果。深受西雙版納廣大僧俗尊敬的緬甸高僧祜巴溫仲，就是屬於行菩薩道者之一。據都罕聽說：舍利弗尊者、摩訶目犍連尊者、阿難陀尊者等大弟子之所以能夠得生佛世、聽聞佛教、親證聖法，也是因爲無量劫以來修習“波羅密”的緣故。
    當然，南傳佛教並沒有特別強調行菩薩道。修行解脫道者，鬚髮出離心，修行菩薩道者，鬚髮大悲心；發心雖異，解脫無二；法門各別，殊途同歸。
    南傳佛教的修行體系，不外乎戒、定、慧三種，此中尤以修習止觀爲要。對於禪定的修習，覺音尊者共歸納爲四十種方法，其中最爲普遍的是“阿那巴那沙帝”（Anapana sati，譯作安般念、持息念、入出息念、數息觀等），其次就是“布他努沙帝”（Buddhanu-ssati，譯作佛隨念、念佛），信徒在修習禪定時，心中默念“Bu-ddho!Bu-ddho!”，不令間斷，從而摒除雜念、止心一處；這與漢地佛教淨土宗行人持念“南無阿彌陀佛”，達到一心不亂的修法有異曲同工之處。
    南傳佛教的修持方法，有時並不一定非要遠離人群、結跏趺坐不可。在對四念處中身念處(Kaya sati-patthana)的修習中，行、住、坐、臥皆成爲修習止觀的方便，無論走路站立、吃飯睡覺、穿衣持缽、談話沈默，只要保持正念正知，了了分明，無一不是修行，無一不能證道。所以有些修行者坐著可以證得阿羅漢果，在走路時也可以證得阿羅漢果。中國禪宗的“平常心即是道”、“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的思想，應當是從此修法發展演繹而來。
    南傳佛教有著一套非常完整系統的修習體系，而且非常強調修行實踐的作用，畫餅不能充饑，一個滿腹經論而無戒無行的人，聖道始終都與之無緣。南傳佛教還特別注重師承，修習止觀法門必須有“帕阿旃”（Phra Achaan，爲巴利語Acariya的轉讀，即阿闍梨、教授師）的親自教授和指導，不應盲修瞎練。
    四、傣文巴利語經典
    南傳佛教信徒在經典語言上統一使用巴利語(Pali Vaca)。巴利語屬於印歐語系，起源于古印度摩揭陀一帶的方言，南傳佛教認爲當年佛陀說法所使用的就是這種語言。巴利語早在西元前二、三百年就已經傳入斯里蘭卡，並以記誦佛經的專門用語出現，從而成爲聖典的代名詞。
    當佛教從印度經北線傳入西域、中國漢地和西藏等地時，經典都被翻譯成當地的文字。但是當巴利語聖典向南傳入斯里蘭卡、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等地時，並沒有被翻譯成當地的文字，而是分別用僧伽羅文、緬文、泰文、高棉文、寮國文字母拼寫巴利語藏經。所以，現在南傳佛教信徒在讀誦佛經時，都採用巴利語。巴利文字母在流傳過程中早已失傳，假如現在尚存巴利文字母的話，所有這些不同文字版本的經典都可以還原爲巴利文聖典。
    傳入西雙版納等地的佛經當然也不例外，傣族的佛經都是用傣文字母拼寫巴利語，而且村中的中老年佛教弟子以極其虔誠的態度一字一句地抄寫佛經，所以，這些佛經與流傳於斯泰緬老一帶的巴利語聖典保持著兩千多年以來的統一性。不過，在讀經的音調高低方面，不同地方還是允許存在有一定的差異的。
    傣族文字與中南半島泰、緬、寮等國的文字都屬於拼音文字，據學者考證，其文字形式應當是從西元前印度所使用的婆羅謎字母演化而來。現在傣族文字按照傣語方言區主要分爲兩系，西雙版納方言區使用傣泐文(tai le)，德宏方言區使用傣內文(tai ne)。西雙版納的傣泐文是一種經典文字，與通行于泰國清邁、緬甸景棟和寮國等地區的文字同屬一系，無論是在字母的書寫形式上，還是在拼讀法、正字法上都是一致的。因此，現在用西雙版納的傣泐字母拼讀巴利語佛經，可以與泰國、寮國和緬甸南撣邦等地比丘們的讀經音調保持一致，而用德巨集的傣內字母拼讀佛經，則可以與緬甸緬族、撣族等地比丘們的讀經音調保持一致。
    用不同地區的方言音譯佛教經典，可以避免出現因爲不同時期、不同風格、不同譯者而産生的互有出入的意譯本經典。比如在漢傳佛教的藏經中，僅《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種，從三國至今就先後被翻譯過二十多次；另外，意譯佛經也可能會造成一部分佛教徒或學者在看過幾本佛經之後，便可以隨意大談玄理、妄論自性了。
    傣族的小沙彌們在佛寺中學習經文、讀誦經典時，也未必知其意思，如果想要精通經義、弘揚佛法，唯有到泰國等地留學求法，繼續深造。巴利語聖典一直以來之所以能夠保持如此高度的權威性和純潔性，不能說與這種傳統的教育方法毫無關係。
    傣文佛經與南傳佛教諸國的藏經一樣，屬於印度較早期的佛教部派——南方上座部分別說系的經典，因此也就收藏有許多年代非常古老的、比後出的大乘經典更能反映原始佛教原貌的珍貴資料。
    傣文藏經共分爲三種，即“三藏聖典”：
    1、《維奈雅比達嘎》(Vinaya pitaka)，即律藏，分爲《經分別》、《犍度》和《附隨》三部分，爲僧團的戒條法規和行爲規範。
    2、《蘇丹達比達嘎》(Suttanta pitaka)，即經藏，分爲五部尼嘎雅：《提卡尼嘎雅(長部經)》、《馬契馬尼嘎雅(中部經)》、《三優達尼嘎雅(相應部經)》、《安古達拉尼嘎雅(增支部經)》、《庫達嘎尼嘎雅(小部經)》，爲佛陀及其親傳弟子的言行總集。
    3、《阿毗曇馬比達嘎(Abhidhamma pitaka)》，即論藏，分爲七部：《法聚論》、《分別論》、《界論》、《人施設論》、《論事》、《雙論》、《發趣論》。
    除了正統的巴利語三藏聖典外，傣族佛寺中還保存有大量的傣文民間文學和故事傳說，這部分內容主要是傣族人民依據佛經特別是《本生經》爲題材，以人們喜聞樂見的詩歌、寓言、故事、笑話等形式編寫出來的文學作品。今天每逢齋戒日，村中男女老幼來到寺中聆聽僧人讀經，所講的就是這一部分內容。佛教信仰在傣族人民當中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此一類民間文學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絕不能低估。
    傣文佛經多數用紙抄寫，然後裝訂成冊，但也有許多佛寺收藏有用鐵筆刻寫的貝葉經。目前還沒有出現鉛印本的傣文佛經，在某些佛寺中至多只能見到油印本的念誦集。
    西雙版納的傣文佛經多數由廣大僧俗信徒親手抄寫，然後佈施給寺廟，由佛寺統一收藏，並且寺廟與寺廟之間所收藏的佛經可以互相借閱傳抄。到目前爲至，傣文佛經還沒有作爲商品流通。
    五、佛教僧人的衣食住行
    西雙版納的佛教僧人由下至上基本上可以分爲三種：
    第一種是沙彌(Samanera)，傣語稱爲“帕”，漢人訛稱爲“小和尚”，即七、八歲以上至二十歲以下受沙彌十戒的出家男孩。
    第二種是比丘(Bhikkhu)，傣語稱爲“都”，漢人訛稱爲“佛爺”，即年滿二十歲，受過比丘具足戒的出家男子；佛寺的住持比丘又稱爲“都龍”，即訛稱的“大佛爺”。
    第三種是祜巴，即出家有年，戒行精嚴，通達經教的長老比丘。
    傣族的佛教僧人同所有的南傳佛教僧人一樣，一律身披橙色法衣。現在西雙版納佛教出家人身上所披的法衣，基本上皆由泰國進口，其來源或者是在出家前由父母親戚準備，或者由信衆佈施。
    直到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南傳佛教國家還有許多比丘仍然堅持過著三衣一缽、日中一食等佛陀在世時所教導的最爲古老樸素的出家修行生活。南傳佛教比丘日常所披的法衣，基本上可以分爲三種：
    1、安陀會(Antaravasaka)，傣語稱“帕龍”，意爲下著衣、內衣，相當於漢地的五衣；安陀會爲一條四周縫邊的長條布，穿著時必須上蓋肚臍，下掩雙膝，猶如裙子。
    2、郁多羅僧(Utarasavga)，傣語稱“帕歪”，意爲上衣、入衆衣，相當於漢地的七衣；郁多羅僧爲一張由五條或七條一長一短的長布條所縫成長約三米左右的大布，爲僧人平時所披著的上衣。
    3、僧伽梨(Samghati)，意爲大衣、重衣、雜碎衣，相當於漢地的祖衣。僧伽梨衣的長寬與作法與郁多羅僧基本相同，唯須製成兩重；僧伽梨衣平時不披，在上街托缽、舉行重大佛事活動等時候才用，穿時一般不披著，唯折疊成長條狀擔于左肩上，並且以田相橫紋齊肩。在橄欖壩猛春滿大佛寺，也見到有僧伽梨衣作棕褐色，由十三條七長一短的布條縫製而成。僧伽梨衣唯有比丘才有資格披著，一般沙彌平時只能披著安陀會和郁多羅僧。
    除了三衣之外，僧人還在郁多羅僧衣內加穿一件內衣，即僧祗崎(Savkacchika)，傣語稱“斯該”，意爲覆肩衣，形制須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有點象裁去右肩的無袖短衣，乃爲防汗汙衣而作。
    現在爲了方便起見，人們常常購請泰國出品的套裝僧衣佈施給比丘。每套共有七件，分別是：僧伽梨、郁多羅僧、安陀會、僧祗崎、裙帶、腰帶，以及一條接受婦女供養時專用的布條。沙彌的僧衣共五件，即少了僧伽梨衣和布條，其餘五種與比丘相同。僧衣在大小上共分四種規格，0號最大，專爲形體高大的比丘所披；依此類推，3號最小，爲小沙彌所披。
    泰國、緬甸、西雙版納等地僧人的法衣多數爲橙黃色，但也有橙紅色、土紅色、土黃色、褚石色、棕褐色、咖啡色等，也就是“袈裟”色。袈裟，原義爲壞色、不正色，後常被用作僧衣的代名詞，意即應避免用紅、黃、藍、白、黑等鮮豔的顔色而染製成的僧人。根據律制：僧人的衣服必須經過由各種樹葉、樹皮、樹根等熬煮成深褐色的染料染制，才能披著；今天南傳佛教比丘服橙色法衣，藏傳佛教僧人服紅色僧衣，當是由此演變而來。據說，南傳比丘所披的法衣顔色須隨師衣，不得異師別披其他色衣。
    僧衣的披著方法可以分爲通披和偏袒兩種。通披即以郁多羅僧圍身，然後對齊兩衣角卷成“象鼻”，纏于左肩上，被覆雙肩，只露頭手在外，此法稱爲“通披”；“偏袒”即在通披的基礎上再袒露右肩。僧人離寺外出必須通披，以示田相；平時在寺中誦經禮佛、勞動作務可以偏袒。現在西雙版納僧人對僧衣的披法沒有泰國那麽嚴格，通披偏袒，聽任其便。同時，西雙版納的僧人除了進屋脫鞋之外，平時可以穿著拖鞋，外出甚至還允許踩單車、騎摩托車等。
    在飲食方面，漢地佛教自古就有素食的優良傳統，但南傳佛國的比丘由於一直以來都堅持佛世以來的托缽乞食制度，所以在行乞之時乞到什麽就吃什麽，也包括肉食蔥蒜在內，但必須持不非時食戒，也即過了正午十二時以後，除了水、果漿等飲料之外，禁止進食。所以，漢地佛教對飲食注重限類而不限時，而南傳比丘則是限時不限類。不過，現在西雙版納的小沙彌除了學習之外，還必須參加各種雜務勞動，所以過了正午以後還是允許進食的。
    每天清晨，從各村寨的佛寺中，便會傳出朗朗的誦經聲。誦經之後，僧人們於是三三兩兩地走到村中托缽乞食；而每家每戶的家庭主婦一大早就起床，做好上好的飯菜，靜立或跪在路旁等待僧人們前來化緣；比丘在乞食之時，必須雙目視地，不得東張西望，不得作聲，不得計較信衆倒入缽中之食的好壞，也不用示意道謝。佛教僧人托缽乞食的傳統現在于泰國、緬甸等地還經常能夠見到，但在西雙版納，除了舉行比丘晉升儀式等重大佛事活動之外，平時已很少實行托缽了。
    西雙版納僧人的飲食由傣族村民供給，所以也和普通人的飲食沒有什麽兩樣。糯米飯是傣族僧人的主食，此外，肉餅、竹筍、蔬菜、鳳梨、辣椒等也是桌上常菜。
    傣族的出家人除了比丘住得比較舒適以外，一般的沙彌相對住得較簡陋，但必須都是一人一小間。筆者曾經進過沙彌的房間，床單、臺布、天花、抹布都是用破舊的僧衣做成，雖然簡樸無華但很整齊。
    當然，現代化的設備也進入了傣族佛寺，電燈、風扇、答錄機等家電自不在話下，許多佛寺還在休息室播放電視、錄影等，供僧人們在學習、修行之餘娛樂消遣。
    六、佛教弟子的修行生活
    在南傳佛教地區，無論出家僧人還是在家信徒，給人最大的感覺就是對佛法僧三寶的信仰和崇敬，佛像、佛塔、經書在人們心目中是神聖的，身披法衣的僧人地位是崇高的。無論舉行什麽儀式，只要與佛教有關，一律皆以禮頌佛陀、皈依三寶開始。
    西雙版納的佛教僧人每天兩次要到佛殿中進行集體誦經，時間爲清晨的六點和晚上的八點。誦經之時，僧人們一行一行整齊地跪坐在佛座下，面向佛像，比丘在最前，其次爲沙彌，由大到小依次排列。所念的經文一律用巴利語，讀誦起來音調高低抑揚，很是動聽。雖然各佛寺念誦的經文大同小異，但基本上都是以讚頌佛法僧三寶功德爲主要內容的。
    南傳佛教的比丘至今還堅持每半月半月進行布薩誦戒，這是一種流傳了兩千多年的古老佛教儀式。布薩全稱“布薩羯摩”(Uposatha kamma)，意爲全體比丘每隔半個月集合一處，齊誦《波羅提木叉戒經(Patimokkha)》，對半個月來所犯的各種過失錯誤進行髮露懺悔，布薩的時間爲白月(望日)和黑月(朔日)的最後一日，相當於漢地夏曆每月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小月爲廿九日)。每到布薩日上午，西雙版納各村寨佛寺受過具足戒的比丘齊集到中心佛寺，登上波蘇亭，由一位上座比丘念誦戒經，犯有過錯的比丘便出來當衆懺悔。經過誦戒懺悔、懲處犯戒之後，該僧團便算清淨和合了。布薩之時，除了受具比丘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旁聽觀看，包括沙彌在內。
    每到傣曆的八月月圓日至十一月月圓日，相當於夏曆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這三個月期間，爲出家僧衆安居的時間。安居(Vassa)，又作雨安居，漢地稱作結夏、坐夏，乃古印度出家人爲避免在雨季期間外出，道路泥濘、易傷蟲蟻而規定的制度。雨季開始稱爲入安居，傣語稱“毫瓦薩(Hao vassa)”，訛稱作“關門節”，屆時，全體比丘除了齊集誦經之外，所有的村民們也成群結隊地進寺賧佛聽經。在安居期間，僧人一律不准外出、到處雲遊，唯有住在寺中安心修行習定；若有事確需離開，也必須在夜晚趕回來。而一般的傣族村民，也在安居三個月期間停止婚嫁、建屋、遠行等一切重大活動。三個月安居期滿，即到傣曆十一月月圓日那天，則要舉行出安居儀式，傣語稱“俄瓦薩(Ouk vassa)”，漢人訛稱作“開門節”；屆時，全體比丘須共集一處，進行自恣(Pavarana)布薩，亦即批評與自我批評。
    安居期間，佛寺所屬村寨的各家各戶被編爲若干小組，大約十戶左右爲一組，輪流於齋戒日上寺賧佛供僧。在此就以猛海縣猛遮鎮曼壘村的瓦齋佛寺爲例：寺中有2位比丘，34位沙彌，全村每12～15戶被編爲一組，輪到賧佛周時每戶須捐7元；每到賧佛的前一天，村中婦女便到集市上採購東西準備；由於僧多粥少，許多小沙彌也回自己家中吃飯。
    南傳佛教信徒一直都保留著齋戒日入寺賧佛、修行的古老傳統。齋戒日的時間爲每七八日一次，一個月共四次，相當於夏曆的每月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和三十日。每逢齋戒日前一夜，村中便有許多穿白衣白褲的老年男女挑著蚊帳被席和日用品，提前來到寺中的大殿住宿；齋戒日一大早，等僧人們誦完經後，便向比丘求授八關齋戒，等到第二天清早，一日一夜受的八關齋戒便算圓滿。八關齋戒乃佛陀爲在家人學習阿羅漢、過短期出家生活而制定，受齋戒的善男信女必須一日一夜住在寺中，白天賧佛、聽經，晚上念佛、修定，早午兩餐自理，過午不食。
    南傳佛教由於沒有北傳佛教龐大且複雜的諸佛菩薩信仰，因此除了佛教節日和齋戒日之外，並沒有某某菩薩誕辰的概念和相應的紀念活動。每隔一周的齋戒日也是賧佛供僧的日子。“賧(Dan)”即巴利語“檀那(Dana)”的略稱，意爲佈施、供養。由於佛教思想的影響，南傳佛教信徒都非常樂善好施。
    在西雙版納，傣族村民多數用糯米飯、粽、鳳梨、香蕉、鮮花、蠟條、紙紮花等賧佛。于賧佛時，先把臘條連同供品放在佛前和僧座下的高足圓竹盆上，每盆一支，然後點燃臘條，分別插在佛座前和佛塔下的香爐中；待僧衆出來坐定後，先由五六位老人手捧竹盆跪在佛前念念有詞，然後轉身面向僧衆；此時比丘手執僧扇，爲說三皈五戒，誦經祝福，其他信衆則跪坐於殿內四周用心聆聽。賧佛儀式一般不長，只用十來二十分鐘，若是聽經則需久些。
    在南傳佛教地區，出家僧衆和在家信徒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在家信徒在物質生活上支援出家人修行；而作爲回報，僧衆則須向在家人誦經、祝福，提供精神指導。佛寺、僧人在傣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每當佛教節目或齋戒日，從寺院中便會不時傳出陣陣的鑼鼓聲。南傳佛教僧衆在誦經時沒有唱贊梵唄，也不用鍾罄鐺鉿，但每逢齋戒日夜晚，便要鳴擊三次鑼鼓，鳴擊的時間分別是下午六時、八時和十時，每次皆鳴三通，樂器爲日月鼓、鐃和四五個銅鑼。鳴擊時節奏以鐃爲准，鼓的打法爲兩下月鼓一下日鼓，除外尚須講究節奏快慢、力度輕重等。據說這種鑼鼓在泰國北部佛寺也有敲擊。
    七、西雙版納的佛教教育現況
    在西雙版納傣族地區，每所佛寺就是一間學校，而比丘則是老師，沙彌是學生。傣族人一生下來注定就是佛教徒，每個男子一生當中都必須到佛寺中去過一段時間的出家生活，學習佛教經典和各種知識，接受佛教傳統教育，時間爲三年、五年、十年不等，甚至終生爲僧。今天，當一個傣族男孩長到七八歲或十來歲，其父母親戚便會選定吉日，爲孩子剃頭落發，敲鑼打鼓、興高采烈地送進佛寺中做沙彌，從此改俗姓爲“帕”，原名則不變。當沙彌到了十多二十歲，便可以還俗成家立業、養兒育女，但更多人選擇受過比丘戒後再還俗。
    佛教的傳統教育是採用師徒口口相傳的方法，而且在學經授業的前提下，特別重視道德的培養和人格的塑造。平日，西雙版納沙彌們的主要任務是學習巴利語經典，比丘們以及村中過去曾經出過家的老人，會很耐心地教小沙彌們讀經、背經、抄經。此外，小沙彌們還要負責打掃、清潔、提水、洗衣、煮飯、炒菜、植樹等日常雜務。因此，凡是曾經出過家受過佛教教育的男子，除了知書識理、富有涵養之外，還是一位勤勞儉樸、熱愛生活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南傳佛教除了在表面上表現爲一定的宗教形式外，她更是一種教育，一種普及佛法的傳統教育，而且這種教育還是全民性的、主動性的教育；相形之下，標榜“大乘”的漢地佛教教育卻是極個別的、被動的。我們可以反思一下：如果要“發菩提心，行菩薩道，自度度人、自利利他”，是否應該多點付諸實踐而少來些空談？
    由於比丘尼傳承早已斷絕，所以當代南傳佛教國家並沒有比丘尼，在緬甸和德宏等地，只有身披白衣、受持十戒的“十戒女”。在西雙版納的情況也一樣，傣族婦女既不能出家，當然也就沒有接受佛教教育的權利。她們的職責除了勤儉持家、下田勞動外，就是齋戒日上佛寺持齋賧佛。
    西雙版納的男孩們基本上都是於自己所在的村寨佛寺中出家並完成學業。目前，全西雙版納州一市二縣共有7000多位出家僧人（包括比丘在內），但卻只有一間正規的佛教學校，也即設置於總佛寺內的“雲南佛學院西雙版納分院”。西雙版納佛教由於在十年“文革”期間遭到肆意摧殘，全境寺院被毀，經書被焚，所有僧人一律被迫還俗（也有部分僧人逃到泰緬等地避難）。近年來，由於宗教政策得到某種程度的恢復，才從泰國、緬甸等地重新傳入佛教。所以，西雙版納的佛教教育才算剛剛起步不久。
    據西雙版納州佛教協會會長都龍莊介紹說：1994年，佛教領導班子開始著手興辦西雙版納佛學分院，經過多番努力，才爭取到政府拔款五萬元，蓋起了三層的教學大樓，其餘的只能靠自力更生。佛學院所在地瓦跋戒(總佛寺)因爲不屬於某一村寨佛寺，所以也很少有村民信衆來賧佛；但全寺一百來師生除了日常生活費用之外，還要支付教學經費，所有的開支只能依靠收門票等辦法來維持。1994年，曾派遣到泰國南奔等地留學的十位僧人回來，現在全都於該寺無償擔任教學工作；另外，由於經費困難，連一些外聘教師也只能義務來上課。目前，西雙版納的佛教比起泰國來說足足慢了一百年，要趕上還須假以時日，但情況已經慢慢有了好轉。佛學院舉辦了四年，第一年招生15人，第二年招生30人，第三年招生60人，到1997年已發展到了80左右人。
    雖然這樣，但是佛教的發展仍然存在著很大的阻力。比如有許多泰國比丘自願申請到西雙版納來義務從事佛學院的教學工作，西雙版納佛教協會打算在雲南省會昆明市的圓通寺開設南傳佛教中心等等，皆不獲當局批准。
    目前，西雙版納佛教的傳統教育正受到空前的威脅。過去，凡是不肯出家的傣族男子都會受到社會的歧視，被認爲是沒有教養的人；但現在，西雙版納各地都興辦了小學、中學，有很大部分男孩已不肯再入寺出家學經。在西雙版納，到處都可以看到“尊師重教”、“爲官一任，興教一方”、“掃除文盲是我國一項大政”等的大標語。“尊師重教”、“掃除文盲”本來無可非議，但有關人士往往脫離傣族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來考慮教育。時至今日，還有很大一部分教學素質極低的中小學教師，仍然在津津樂道地鼓吹著“佛教是迷信”、“信不信佛都一樣”之類的無知論調，用所謂的“科學”、“先進”的物質主義來教育廣大的傣族年輕一代。
    進過學校讀過“新書”出來的人，往往比較有經濟頭腦，他們更看重於金錢和物質享受，同時也不相信佛教和傳統的那一套。難怪乎猛海縣有位傣族老人感概地對筆者說：“現在的小孩都跑到民族中學去讀書，不肯信佛了，也不想做和尚了！這些人既不懂規矩，又沒有禮貌，連傣話都不願意說，簡直忘本了！”
    傣族人目前的確存在著這樣的矛盾，即讀“新書”的輕視出家的，認爲他們“迷信”、“落後”；而出過家的也瞧不起上學校的，說他們沒規矩、沒教養。
在西雙版納可以見到這樣一種有趣的現象：凡是傣族聚居的村寨，必定有佛寺；凡是漢人居住的市鎮，必定有歌舞廳、卡拉ＯＫ、髮廊一類的娛樂場所，這反映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和觀念之間的差異。現代文明和金錢意識逐漸腐蝕著傣族的年青一代，一些人的道德觀念和傳統意識越來越薄弱，越來越追求物欲生活和感官享受。過去，傣族村寨那種“日不關門，夜不閉戶”的歲月將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人情冷漠、自私狡詐、醉生夢死，此一教訓我們在沿海的某些城市中是有目共睹的。這是不是值得從事民族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同志”們進一步深思？
